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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柏 背 景周 柏 背 景
赵国增

重 回 榆 社 ，脚 步 不 由
自主迈向了魂牵梦萦的榆
社中学。此行最郑重的心
愿 ，便 是 走 进 那 间 承 载 着
岁月重量的校史馆——馆
中 半 数 史 料 ，皆 源 自 2008

年 至 2009 年 间 ，在 几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前 辈 悉 心 指 导
下 ，我 逐 字 逐 句 整 理 的 心
血 。 而 这 一 切 的 缘 起 ，是
校方领导对校史传承的深
切 执 念 ：他 们 要 让 后 辈 学
子 知 晓 ，榆 中 前 身 省 立 八
中 那 段 鲜 为 人 知 的 辉 煌 ，
让历史的光芒照亮未来的
征途。

犹 记 2016 年 4 月 ，踏
入 校 门 时 便 望 见 几 块 宣
传 板 ，上 面 摘 录 着 我《看
济 济 多 士 蝉 联 出 ，如 日 向
中 天 》一 文 中 的 核 心 文
字 。 彼 时 便 知 ，一 场 关 于
记 忆 与 传 承 的 盛 事 ，已 在
悄 然 酝 酿 ，那 便 是 校 史 馆
的 前 奏 。

为 史 料 搜 集 提 供 关 键
支 撑 的 几 位 前 辈 ，均 是 省
立 八 中 毕 业 生 。 抗 战 伊
始 ，他 们 义 无 反 顾 奔 赴 革
命战场；离休前，皆在各领
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
们不仅是省立八中的优秀
学 子 ，更 是 集 结 在 太 行 山
巅 、挺 起 民 族 脊 梁 的 中 华
优秀儿女 。

步 入 耄 耋 之 年 ，前 辈
们对母校与中学生活的思
念愈发浓烈。身居京城的
皇 甫 束 玉 老 先 生 ，亲 笔 书
写了省立八中校歌：

“ 吾 校 校 址 襟 山 带 河
雄 踞 太 行 山 巅 ，筚 路 蓝 缕
启 山 林 ，肇 始 己 未 年 。 校
风 淳 厚 校 规 严 ，道 义 为 之
先 ，信 勤 公 毅 校 训 悬 ，谨 守 勿 失 焉 。 不 为 势 力 诱 ，不
为 邪 说 迁 ，看 济 济 多 士 蝉 联 出 ，如 日 向 中 天 。”

这 首 校 歌 雄 浑 激 昂 ，尽 显 向 上 气 象 。 皇 甫 束 玉
老 先 生 从 省 立 八 中 毕 业 70 年 后 ，凭 记 忆 写 下 此 歌 ，
寄给我的同时附言：“依照鲁兮同志建议，我将省立
八中校歌分别写给尹邦宪、李修仁、程光、高仲雨和
王献庆等几位同学核实外，也写一份给已故老校友
刘秀峰之女小云留念。”每每读及这段话，我都感念
万 分 。 那 工 整 小 楷 间 ，仿 佛 能 看 到 他 当 年 意 气 风
发、挥斥方遒的模样，他便是校歌最坚定的传承者。

可 校 歌 的 作 者 是 谁 ？ 皇 甫 束 玉 老 先 生 已 记 不
清。不久后，我在表哥杨达（同 为 省 立 八 中 毕 业 生）
撰 写 的 杨 家 家 谱 中 ，找 到 了 答 案 ：“ 正 春 四 子 尔 昌 ，
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卒于 1927 年，年仅 47 岁。
宣统元年（1909）考取清代最后一次拔贡生，1919 年
在 榆 社 城 省 立 第 八 中 学 任 语 文 教 师 和 学 监 。 八 中
第 一 校 训 和 校 歌 是 他 编 写 的 。”尔 昌 先 生 在 短 暂 一
生 中 ，为 榆 社 教 育 事 业 作 出 不 朽 贡 献 ，1927 年 因 被
同事骑车碰伤头部感染破伤风，不幸病故。

尔 昌 先 生 是 我 家 族 中 姥 爷 的 同 辈 人 ，我 也 该
称 他 为 姥 爷 。 他 身 为 清 朝 拔 贡 生 ，却 有 着 激 进 思
想 ，方 能 写 出 如 此 壮 怀 激 烈 的 校 歌 。 如 今 流 传 的
校 歌 与 原 版 稍 有 出 入 ，是 后 人 在 传 承 中 逐 步 完 善
的 成 果 。

细 品 校 歌 ，字 字 句 句 皆 显 尔 昌 先 生 深 厚 学 养 。
第 一 句 交 代 八 中“ 襟 山 带 河 雄 踞 太 行 山 巅 ”的 地 理
位置与“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艰辛；第二句彰显

“ 道 义 为 之 先 ”的 校 风 与“ 信 勤 公 毅 ”的 校 训 ；第 三
句 阐 明“ 不 为 势 力 诱 ，不 为 邪 说 迁 ”的 办 学 宗 旨 与

“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的育人愿景。这样
的校歌，怎能不激励一届又一届学子？

而 今 ，校 歌 重 新 响 彻 榆 社 中 学 校 园 。 若 尔 昌 先
生与皇甫束玉老先生泉下有知，定会倍感欣慰。更
有 意 思 的 是 ，这 首 校 歌 如 发 源 于 榆 社 的 浊 漳 河 ，从
未 断 流 。 我 将 皇 甫 束 玉 老 先 生 书 写 的 校 歌 送 至 学
校后，曾任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的榆中毕业生乔补
成，想起老师田可夫曾哼唱过此歌，他努力回忆，竟
为歌词谱上了曲子，让这首校歌得以再次传唱。

校 歌 的 传 唱 与 校 史 的 传 承 相 辅 相 成 。 校 史 馆
的建成，离不开冀国庆校长的定调筹备与房国玉校
长 的 积 极 推 进 ，如 今 已 在 社 会 上 产 生 广 泛 影 响 。
2018 年 元 旦 晚 会 ，冀 国 庆 校 长 确 定“ 百 年 风 雨 ，薪
火 相 传 ”主 题 ，高 一 年 级 以 校 史 为 素 材 编 排 演 出 多
个 优 秀 节 目 ；学 校 正 高 级 教 师 、原 县 作 家 协 会 主 席
苏 宝 银 ，还 以 校 史 为 蓝 本 创 作 情 景 剧《满 江 红》，在
晋中市文艺作品比赛中斩获好评。

如 今 ，榆 社 中 学 每 年 举 办 的 国 庆 歌 咏 比 赛 、校
运 会 、教 师 节 、文 化 节 等 活 动 ，皆 以“ 先 唱 国 歌 ，后
唱 校 歌 ”开 启 ，校 歌 已 成 为 师 生 们 重 要 的 集 体 仪
式。我虽未亲临现场聆听，但从百度上能搜到榆中
校歌，苏宝银老师也发来师生大合唱录音。前奏落
下，我神情凝重，熟悉的歌词脱口而出。不难想象，
此刻的榆中师生，定是站姿挺拔、情感投入、目光坚
毅 ，既 怀 着 对 前 辈 的 尊 崇 与 追 随 ，也 肩 负 着 对 未 来
的责任与信心。

校 歌 早 已 成 为 连 接 历 史 与 现 在 、沟 通 几 代 师 生
心 灵 的 精 神 纽 带 。 上 世 纪 初 ，省 立 八 中 师 生 唱 着
它 ，毅 然 投 笔 从 戎 ；如 今 ，榆 中 师 生 唱 着 它 ，走 进

“唤醒课堂”。贾东海校长强调课堂以学生为本，从
学生成长出发，启动丰富多彩的课外社团活动。多
年 来 ，这 所 有 着 百 年 辉 煌 历 史 的 中 学 ，为 高 校 输 送
大 批 优 秀 人 才 ，高 考 成 绩 斐 然 ，众 多 榆 中 学 子 敲 开
北大、清华等一流名校大门。

他 们的心中，一定装着这首传唱百年的校歌，真
正践行着“看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的誓言。

这首校歌，不朽！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我写了母校山西大学四位老先生郭根、姚青苗、常
风、李西成在抗战岁月中的艰难经历和卓著贡献。分别
写成四篇纪实、评论文章，其中两篇发表在《传记文学》
《山西文学》上。最后两篇是写常风先生的，一篇是综论
先生的书评研究与写作的，一篇是评述先生在北平沦陷
区的韧性抗日的。

《抗战岁月中常风的韧性斗争》竣稿于今年 9 月下旬，
7000多字，我当即发给《中华读书报》编辑丁杨老师。稿子
不急，我静候着编辑的消息。10月 14日，时间只过了 20多
天，我收到丁老师的一则短信说：“这一期计划刊发您关于
常风的文章，您随文章发来的人物图片和图书封面我也收
到了。刚才报社美编让我确认一下，您发来的这张照片是
常风先生无误吧？这是我们用稿流程的一环，望您理解！
因为工作人员对常风先生的样子不太熟悉。多谢！”

近五六年来，我一头扎入《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
文学》课题，竟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山西新文学发端于 20

世纪初期，有 40 多年历史，它是山西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
的开始，是现代文学不断生长、壮大的非凡时期。40 多年
间，它与整个中国新文学步调一致，掀起了一波一波文化、
文学浪潮，诞生了众多才学兼备、开创新潮的杰出作家，涌
现了一大批各类文体的优秀作品。鲁迅把山西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文学精辟评价为：“开垦时代。”山西省作家协会
的老一辈评论家董大中先生，在山西新文学发掘、研究方
面功劳卓著、建树甚多。我继承前辈事业，爬梳剔抉，探幽
索微，从书店、网上、图书馆、档案室等，搜罗了大量古旧书
报刊以及电子文档，有文字版、有图片版。董先生无私地
向我开放了他的图书、资料，充当了我的指导老师，我深为

感动！
搜集老旧图片是一项很辛苦、很有意思的事情。搜集

文字资料时你会不经意间遇到一些图片，看到泛黄、乌黑
的纸张上那些百年前后的场景、物件、人物，会证实很多史
实，会激发你的无穷想象。特别是那些著名作家的生活
照、肖像照，稀奇珍贵。但那时照相技术落后，人们也没有
太多条件去照相，也不大重视照相留影。景梅九、高长虹、
高歌、石评梅、李健吾、贾植芳、赵树理、高沐鸿、田景福、关
露、姚青苗、郭根的照片都有。有的是合影，有的是半身，
有的是头像，尽管大部分模糊不清，但总算确定无疑。而
新文学中鲁迅的学生、“左翼”作家荆有麟，硬是没有一张
本人照片，让我很是遗憾。横跨现当代文学史的常风先
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授，2002 年
去世，至今不过 20 余年，但搜集他的照片却比较困难。一
些资料集中有几幅照片，都是黑白的，也不大清晰。我在
网上搜索，看到百度百科中有常先生的条目，并配有一幅
彩色照片、一幅头像，彩色版、艺术照，脸颊清瘦、目光炯
炯、神情笃定。跟常先生其他照片比照，看不出问题。我
很欣赏这张头像，是我心目中的常先生。百度百科被称为

“网络百科全书”，我常常使用。遗憾的是我在山西大学求
学时，常先生还健在，我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

《中华读书报》能在纪念抗战期间发表拙作，并配发这
幅照片，我心甚慰。我当即回复丁杨：“没问题丁老师。我
见过他多幅照片。”《中华读书报》是周三出版，此时已是周
二傍晚，报纸大样该发印刷厂开印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中华读书报》发文章配照片的
事给春莲说了，她说，她有一位校友是上海知青，上世纪
70 年代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上学，一定认识常先生，甚至还
给她们上过课呢。她一定能辨识出来。我突然觉得，我
不该匆忙回复丁老师，百度百科上的图片，没有人证实，
未必可靠。我的头上急出细汗，然后分别给山西省作家
协会三位同仁鲁顺民、韩石山、谢泳发微信，附上百度上
的头像图片，询问这是否常风先生？鲁即刻回复，说他写
过 常 先 生 ，但 没 有 见 过 ，可 问 韩 。 韩 与 谢 是 常 风 晚 年 的

“忘年交”，韩回复说：“侧面像。应该是的。”而谢的回复
很明白：“这个不是。我晚上回去给您找几张。”我知道谢
与 常 先 生 晚 年 来 往 较 多 ，写 过 多 篇 文 章 ，他 的 话 一 定 不
错。我慌忙给丁杨老师发微信：“不放心。一直在求证。”
这时，春莲也把百度百科上常先生的头像图片发给了在
上海的校友，对方没有确认，却发来了另外两幅图片，都
是黑白老照片，图像清晰、形象文雅，说是常先生的年轻
照。我和春莲喜出望外，感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
俊朗、单纯，一派书生气。但是不是常先生的年轻照？我

没有见过，心里更没底。
常风先生从 1952 年到去世，在山西大学呆了半个世

纪，竟没有留下一幅清晰的、正式的生活照或是头像照。
他离世也不过 20余年，他的形象竟也在人们的大脑里变得
模糊不清。历史真是一团“迷雾”啊！

给北京打电话，终于通了，我给丁老师说明情况，称
继续求证，一旦确定立即奉告。他说报纸大样已经发到
印刷厂，他已跟总编通话，告诉印刷厂延迟开印，等待调
换图片。

我把春莲校友发来的两幅图片发给谢泳，他立即回复
说：两幅都不是常风先生，前面一幅是顾颉刚，另外一幅不
清楚（随后查明是钱锺书）。我的脑子里在飞速搜索着，想
到在多篇文章和资料中，看到一幅常先生端坐桌旁，手执
毛笔正在写信的照片，手机里保存着。匆匆找出、下载。
又想到前不久加了微信的常先生女儿常立老师，因未曾谋
面不熟悉，但这次一定要请她确认了。我把图片先发给谢
泳求证，又发给常立并直接拨通电话。谢马上回复：“这个
没有问题。”常老师电话中说：“刚才发的正是家父。”一幅
照片两人确证。我立即又给丁老师发常先生的工作照，打
电 话 进 行 了 最 后 的 确 定 。 照 片 调 换 后 报 纸 即 可 立 刻 开
印。此时的时间是 8 时 50 分。遗憾的是，这幅照片虽然形
象很好，但黑白照，不清晰，背景有点乱，整个画面模糊、斑
驳，特别是脸上像长了麻子。用修图软件也没办法处理。
而那幅百度百科上“张冠李戴”的常先生，至今没有弄清是
哪位老先生。

我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进入山西大学的。那时中文
系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也没有退休政策，大都坚守在教学
岗位。他们大致出生在上世纪 10 年代前后，年龄不过 60

岁上下。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正值青春年华，作为知识分
子、“左翼”青年，他们在教育、新闻、文学领域，都走向了抗
日战争中的文化战线。中文系的郭根、姚青苗、李西成先
生，曾经一度在西安《益世报》工作。外语系的常风先生，
因母亲年迈被滞留在北京沦陷区，在北京艺文中学教书
中，与教师、学生凝聚在一起，坚韧地、默默地同日伪政府
和军队抗争着，业余时间还写作、翻译了不少进步文学、理
论作品，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的《抗战岁月中
常风的韧性斗争》，写的正是常先生的这段经历。

百度百科人物条目末尾，预留了“反馈 纠错”设置，尽
管常风先生条目的题头照片很“亮眼”，但也不能让其以讹
传讹，我在反馈设置中上传了常风先生的照片，还有我在
《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现在百度百科上常风先生的
照片已更正。历史“迷雾”是须一点一点澄清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次 难 忘 的“ 求 证 ”经 历
段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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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 6 点半，我洗漱完毕，照例走进母亲的房间。往
常总还安睡的母亲，今日竟起得更早，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正猫着腰在床上翻找什么。见我进门，她略显慌张地说：

“手表找不见了！”
我们住的老年公寓就一间起居房，母亲年事已高，活动

范围本就有限。我一边安抚她，一边帮着细细搜寻，却一无
所获。“先洗脸吧！”我说着，把暖壶里的水倒进脸盆。母亲
捋起袖子伸手入盆的刹那，我瞥见那只手表明晃晃地戴在
她手腕上。“妈！你手腕上那是啥？”她抬起手一看，尴尬地
笑了，抬手拍了拍脑门，自嘲道：“糊涂的呀！”

那一刻，我心头一沉：母亲，确实是老了。
1999 年，85 岁的父亲离世。父亲走后，母亲骤然闲了

下来，慢慢地养成了早起去晋阳湖边转悠的习惯，上下午也
常出门找邻家姐妹闲聊，尤其爱和养花的老人一起看花谈
花。为了让她出门能掌握时间，我们给她买了块电子手表，
从此这手表便成了她不离身的宝贝。

2017 年，我们搬入城改配套的武家庄老年公寓，母亲
已虚龄 95岁。起初我们怕她不会乘电梯，特意在 9楼按钮
旁贴了红色即时贴，可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只要天气晴
好，她必定下楼散步，或是和老姐妹们在公寓门口晒太阳、
乘阴凉。约莫到了饭点，她就习惯性地抬腕看表，招呼大
家：“该吃饭了！”然后一同上楼，几年间从未出过差错。

那 年我已 70 岁，仍在朋友的企业帮点忙。每天下班
走进母亲房间，无论她在做什么总会先抬腕看表，不等我
开口就问：“又 12点了？”或是：“又 6点了？”

日子在表针的轮回中悄然流逝，转眼搬入老年公寓已
八年。母亲从最初的自如下楼，到后来拄着拐杖，再到前年
我们怕她出事不让她独自下楼，去年在室内行走也离不开
助行器，下楼必须靠轮椅和我们搀扶。出门少了，墙上虽仍
挂着石英钟，但她依旧白天把手表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夜
晚搁在枕旁，晨起、吃饭、睡觉，还是习惯看手表。

母亲的生活向来规律，有手表的提醒，她总在清晨 7

点左右起床，晚上 10 点左右入睡。可从去年下半年起，这

个规律被打乱了。我上班出门时，她常常还睡得香甜，我
的老伴说她九点、十点起床已是常事。更多时候，她不再
看身旁的手表，而是直接问我们“几点了？”我打趣道：“你
又不上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管它几点呢！”她听了总会
笑笑，默认我的说法。

今年，母亲的时间观念愈发混乱。好几次清晨我进她
房间，她会问：“你倒下班回来了？”傍晚我下班进门，她又
会疑惑：“你还没走？”连早晚都快分不清了。

母亲满口牙早已掉光，硬一点的食物都吃不了，但消
化还算不错。多年来，午晚餐全由我的老伴变着花样打
理，早餐却雷打不动是半斤牛奶，搭配面包、蛋糕或饼干，
且一直由母亲自己操弄。那个热奶的电磁炉，她用了十几
年，还更新过一次，向来顺顺当当。可从去年开始，我们愈
发担心她不小心烫着，只要能顾得上，就替她把奶热好，她
也乖乖坐在沙发上等着。但若是她起床时我们恰巧不在，
仍会自己热奶，等我们发现时，她的早餐早已吃完。

母亲毕竟是老了。如今她的觉越来越多，除了我们陪
她下楼转悠或在门口坐坐，在家时大多斜躺在床上看电
视，往往电视还开着，她已沉沉睡去。更让人始料未及的
是，她眯一会儿醒来，常常以为是清晨，好几次下午睡醒
后，照样热奶吃东西，有两次甚至一天喝了三次奶。老伴
问她：“你饿了？”她答：“不饿！”“那你 11 点刚喝了奶，晌饭
还吃不吃？”她又说：“吃呀！”问她当天喝了几次奶，她却坚
持：“就大早喝了一次！”

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我才发觉，手表虽仍不离母亲左
右，但上面的数字和指针，她已读不懂、顾不上了。对于一
位 103 岁的老人，我们早有她会衰老的思想准备，可她以
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大的幅度“变老”，还是让我和家人一
时难以适应。

这段日子，我和家人们只要有空，就守在母亲身边，
陪她回忆往事，聊聊村里的新鲜事。我们想用这样的方
式 ，尽 量 拽 住 岁 月 的 尾巴，让母亲变老的脚步，慢些，再
慢些。

仰望 山西晋祠的周柏
我渺小如一粒尘埃

并非因它 18 米飞弧的身躯
诗意如虹，铺展在白云蓝天
也不是 6 米遒劲腰围
年年漫出新的绿意
和卧龙般盘踞千年的姿态

而是西周的霜
仍在今天的石阶上轻响
脱落的树皮
落成史书的页码

我记起欧阳修的诗句：
“地灵草木得余润，
郁郁古柏含苍烟。”

我仰望周柏——
三千年沧桑，是它的背景
也是一面淬炼的历史铜镜
映出你、我、他
映出山岳的褶皱与刀光的锋芒

雪片握不住它的枝干
飞沙迷不了龙的慧眼
它照彻蛰伏的星与影
洞察每个跋涉的灵魂

我背负起周柏的使命
走向灿烂的未来

深 秋 的 青 年 路 ，是 一 条 被 银 杏 树 用 金 色 写 就 的 诗
行 。 我 在 这 条 南 北 走 向 的 街 道 上 工 作 了 近 十 年 ，每 日
穿行于此，看惯了它的晨昏朝夕，却总在每年的这个时
节，被一种重复而又崭新的美所震撼。

街 道 两 旁 的 银 杏 树 ，是 这 条 路 上 的 资 深 居 民 。 深
秋，是它生命乐章中最华彩的部分。这场金色的蜕变并
非一蹴而就。初秋时分，只是叶片边缘镶上一圈浅浅的
金边，像是给绿绸子滚了道金线。过了寒露，绿色才不
情愿地渐次褪去，整棵树呈现出一种黄绿交织的斑斓，
像一幅未干透的水彩画。直到霜降过后，几场冷雨，数
阵北风，才终于催化了这场彻底的蜕变。它们仿佛将积
攒了三季的阳光，连同夏日所有的热烈与光辉，一并熬
成了浓稠的蜜，毫无保留地涂在每一片叶子上。于是，
整 条 青 年 路 ，从 南 到 北 ，便 被 两 排 金 色 的 巨 伞 笼 罩 了 。
那是一种饱满、醇厚、极具质感的金黄，在秋日澄澈的阳

光下，焕发出琉璃般的光泽，甚至有些晃眼。
但 青 年 路 最 美 的 时 刻 ，需 待 一 阵 秋 风 。 风 起 时 ，那

纷 纷“ 飞 花 ”的 奇 观 才 真 正 上 演 。 叶 片 脱 离 枝 干 的 刹
那，并非直坠而下，而是开始了它们生命中最优美的一
场 舞 蹈 。 它 们 在 空 中 旋 舞 、翻 飞 、摇 曳 ，划 出 难 以 捉 摸
的弧线。有的像顽皮的蝴蝶，互相追逐；有的似倦飞的
黄莺，徐徐滑翔；更多的，则像一封封寄自秋天的信笺，
打 着 旋 儿 ，想 要 告 诉 大 地 一 些 关 于 时 光 的 秘 密 。 郭 沫
若曾赞叹银杏叶“会飞出满园蝴蝶”，此刻的青年路，便
是 这 童 话 的 实 景 。 万 千 金 叶 簌 簌 而 下 ，不 是 萧 瑟 的 凋
零，而是一场盛大、从容而欢欣的告别。它们落在行人
的 肩 头 ，停 在 疾 驰 的 车 顶 ，或 是 轻 轻 贴 上 教 室 的 窗 玻
璃，像一个温柔的吻。

这 金 色 的 雨 幕 之 下 ，流 淌 着 人 间 烟 火 。 正 午 时 分 ，
太 原 五 中 放 学 了 。 身 着 深 蓝 校 服 的 少 年 们 涌 出 校 门 ，

他 们 的 身 影 在 这 片 辉 煌 的 背 景 下 ，显 得 格 外 生 动 。 三
三两两的学生，或抱着书本低头疾行，或聚在树下讨论
着未完的课题。

看 ，邮 电 后 街 青 年 路 小 学 的 孩 童 们 也 已 放 学 ，把 这
诗 意 变 成 了 纯 粹 的 欢 愉 。 他 们 不 像 中 学 生 那 般 矜 持 ，
笑 声 如 银 铃 般 清 脆 ，直 接 扑 进 这 金 色 的 童 话 里 。 有 小
男 孩 奋力跃起，想要抓住空中翻飞的“黄蝶”；有小姑娘
细 心 捡 拾 着 形 状 完 美 的 叶 子 ，说 是 要 做 成 书 签 送 给 妈
妈。更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将厚厚的落叶高高抛起，喊
着：“下金子雨喽！”他们在那松软的金色地毯上嬉闹，惊
起了枝头的麻雀。在他们清澈的眼眸里，这叶落不是终
结，而是一场盛大而有趣的游戏。孩童的天真，仿佛能
消解一切关于逝去的哀愁，只留下最本真的快乐。

我 的 办 公 室 窗 口 ，正 对 着 这 片 金 色 的 河 流 。 工 作
间 隙 ，常 凭 窗 远 眺 。 看 枝 叶 将 光 影 剪 成 碎 金 ，洒 满 窗
台；看落叶如群鸟掠过天空，带走一日日的疲惫。在这
条路上行走数年，我早已熟悉了银杏的四季性情，也看
惯了树下流转的人群。

青 年 路 的“ 飞 花 ”，从 不 问 为 谁 而 舞 ，亦 不 语 为 谁 而
落 。 它 只 是 自 在 着 、绚 烂 着 ，以 纯 净 的 金 色 ，点 亮 寻 常
的街景，也温柔地叩问着每一个路人的心灵。

当 我 们 学 会 在 奔 波 中 驻 足 ，欣 赏 一 场 叶 落 的 芭 蕾 ，
便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捕捉到永恒的瞬间。这，便是青
年路的秋天赠予这座城市最深沉的情书。

周周

柏柏

清
风
清
风

摄摄

常风先生常风先生


